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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背景］　职业人群的健康管理应贯穿生命全周期，职工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目的］　评估武汉市某电子厂工人睡眠质量与抑郁情绪的分布特征和关联性。

［方法］　于 2019 年 4—7 月期间，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武汉市某电子厂 1 500 名工人，由经过
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匹兹堡睡眠量表（PSQI）和抑
郁自评量表（SDS）对工人的睡眠质量和抑郁情绪进行评价。比较不同特征工人组间 PSQI 与
SDS 得分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两量表得分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
究 SDS 得分可能的影响因素。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1 44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0%。工人 PSQI 平均得分为（2.67±2.03）
分，睡眠障碍检出率为 4.90%（71/1 440）；以性别、月收入、是否喜欢本职工作、是否被
动吸烟和是否运动分组，工人的 PSQI 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工人 SDS 得分为

（41.30±8.46）分，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15.60%（224/1 440）；以性别、年龄段、文化程度、月收
入、是否喜欢本职工作、是否被动吸烟和是否运动分组，工人的 SDS 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PSQI 总分和 SDS 得分呈正相关（r=0.249，P < 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高
的 PSQI 总分（b=0.891，P < 0.001）和女性（b=1.403，P=0.013）与较高的 SDS 得分有关，喜欢本
职工作（b=-2.425，P < 0.001）、高学历（b=-2.200，P < 0.001）、运动（b=-1.284，P=0.003）与较
低的 SDS 得分有关。

［结论］　 该电子厂工人的睡眠障碍和抑郁情绪检出率较低，睡眠障碍和抑郁情绪之间具有正
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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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 population should cover life cycle, and 
employees’ occupational health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Objective]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distributions of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mood among workers in an electronics factory in Wuhan.

[Methods] By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1 500 workers from an electronics factory in Wuhan 
were recruited from April to July 2019, and interviewed face-to-face by trained investigators using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Comparisons 
of PSQI and SDS scores were made among workers grouped b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SQI and SDS scores were evaluated by Spearman's correlation t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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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DS were analyz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A total of 1 44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 valid recovery rate of 96.0%. The mean PSQI score was 2.67±2.03 
among the workers,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sleep disorders was 4.90% (71/1 440). Among the workers grouped by gender, monthly 
income, passion for work, passive smoking, and physical exercise, the differences in PSQI sco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mean SDS score was 41.30±8.46,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reporting depressive mood was 15.60% (224/1 440). Among the workers 
grouped by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monthly income, passion for work, passive smoking, and physical exercis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DS score (P < 0.05). The total PSQI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DS score (r=0.249, P < 0.001).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er total PSQI score (b=0.891, P < 0.001) and women (b=1.403, P=0.013)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workers’ SDS scores, and passion for work (b=-2.425, P < 0.001), higher education level (b=-2.200, P < 0.001), and 
regular exercise (b=-1.284, P=0.003) we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workers’ SDS score.  

[Conclusion] The positive rates of sleep disorders and depressive mood are low among selected workers in an electronics factory in 
Wuhan,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leep disorders and depressive mood.

Keywords: sleep quality; depression; occupational health; electronics factory

睡眠障碍是由于机体睡眠和觉醒机制失常而造成
的一系列疾病，主要表现为睡眠不足和睡眠过多［1］。
睡眠障碍已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健康问题，它影响着全
球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会导致长期的身心疲惫、认
知功能障碍和抑郁症等。抑郁症是影响 16% 全球人口
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到
2030 年，抑郁症将成为世界身心障碍的主要原因［2］。
抑郁症患者经常发生睡眠障碍，多表现为夜间嗜睡、
噩梦、失眠。研究表明，抑郁情绪的出现可导致睡眠
质量的下降，而睡眠障碍也会引起抑郁情绪的发生，
两者是复杂的双向关系［3］。

国内外对医务人员［4］、军人［5］、学生［6］等不同职
业人群的调查结果表明，睡眠与抑郁情绪之间有密切
联系。关注我国职业人群的睡眠与抑郁情绪现状对预
防其重大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具有前瞻性意义。随着
科技的发展和电子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电子行业发
展迅速，电子厂涉及电子元件及电子设备的生产加
工，工人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有机溶剂、铅、铬、锰、噪
声、辐射等有害因素。本研究于 2019 年对武汉市某电
子厂工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电子厂工人睡眠质
量与抑郁情绪的流行特征及两者相关性，以期为今后
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为横断面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4— 
7 月，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市某电子厂在岗  
1 年以上的 1 500 名工人（主管经理、生产制造、分析
测试和客服及其他等工种）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项

目获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伦理
审查批准号 ：201801），所有研究对象均在研究开始
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人口学特征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
况调查问卷，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开展一对一面访调
查，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
度、月收入、工种、是否喜欢本职工作（喜欢、一般、
不喜欢）、是否轮班（是否参与两班或两班以上的轮
流生产）、吸烟（以每天至少吸 1 支烟且持续半年以上
为标准，划分 “ 是 ”“ 否 ”）、被动吸烟（以接触吸烟者
呼出的烟雾超过 15 min·d-1 为标准，划分 “ 是 ”“ 否 ”）、
饮酒（以每周至少饮酒 1 次以上且持续至少半年为标
准，划分 “ 是 ”“ 否 ”）和运动（以规律性进行每次超过
20 min 的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各种运动为标准，划分
“ 是 ”“ 否 ”）情况。
1.2.2   睡眠质量调查   本研究采用匹兹堡睡眠量表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7］评 价 研 究 对
象睡眠质量。该量表由 23 个项目构成，划分为主观睡
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
安眠药物的应用、日间功能 7 个部分，每个部分按 0、
1、2、3 来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该项目情况越差 ；累积
各部分得分为 PSQI 总分，总分范围为 0~21，得分越高
表示睡眠质量越差，PSQI ≥ 7 判定为存在睡眠障碍［8］。
本次调查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84。
1.2.3   抑郁情绪调查   本研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9］评价研究对象抑郁情
绪轻重程度。该量表包含 20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照
1~4 级评分 ：“1” 表示没有或很少有，“2” 表示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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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大部分时间有，“4” 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
有。20 个 条 目 中 有 10 项（2、5、6、11、12、14、16、
17、18、20）为反向计分，其余 10 项为正向计分。将
20 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为总粗分。标准分是总
粗分乘以 1.25 后取整数的部分。SDS 标准分大于或等
于 50 分的判定为有抑郁情绪［10］。本次调查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2。
1.3   质量控制

调查前与电子厂领导充分沟通，阐明本次调查的
目的、意义及主要调查内容，取得同意及支持。对调
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先进行预调查，现场发放量表，
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调查数据由 2 人分别录入，并
进行数据核对，确保数据准确。
1.4   统计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 EpiData 3.1 录入，SPSS 26.0 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 ± 标准差
表示，两组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均数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 ；睡眠质量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分
析采用 Spearman 线性相关分析 ；抑郁情绪的影响因
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 1 500 份，有效问卷为 1 440 份，有效
问 卷 率 为 96.0%。包 括 男 性 1 187 人（82.43%），女 性
253 人（17.57%），年 龄 18~61 岁，平 均 年 龄（29.22± 

5.547）岁。
2.2   PSQI 总分及 SDS 得分

工 人 PSQI 平 均 得 分 为（2.67±2.03）分，71 名 工
人（4.90%）自评有睡眠障碍，工人的 PSQI 总分在不
同性别、月收入、是否喜欢本职工作、是否被动吸烟
和是否运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工人
SDS 得 分 为（41.30±8.46）分，224 名 工 人（15.60%）
自评有抑郁情绪，工人的 SDS 得分在不同性别、年龄
段、文化程度、月收入、是否喜欢本职工作、是否被
动吸烟和是否运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1。
2.3   睡眠质量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 

工人 SDS 得分与 PSQI 总分及主观睡眠质量、睡
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
5 个 维 度 得 分 呈 正 相 关（r=0.089~0.249，P < 0.001）。
见表 2。

表 1   2019 年武汉市某电子厂工人 PSQI 及 SDS 得分情况
Table 1   PSQI score and SDS score of workers in an electronics 

factory in Wuhan in 2019

人口学特征
样本
例数

（n）

PSQI SDS

总分
（x±s） t/F P 得分

（x±s） t/F P

性别

男 1 187 2.62±1.94 -2.20 0.028 40.96±8.31 -3.34 0.001

女 253 2.92±2.39 42.91±8.98

年龄段

18~ 351 2.62±2.09 1.63 0.180 41.92±8.64 2.65 0.048

26~ 582 2.57±2.00 40.65±8.28

31~ 301 2.87±2.09 41.22±7.94

36~61 206 2.74±1.93 42.24±9.25

婚姻状况

已婚，住一起 516 2.55±1.85 1.47 0.230 40.8±8.50 1.48 0.229

已婚，两地分居 122 2.78±2.27 41.76±8.92

未婚、离异或丧偶 802 2.73±2.10 41.56±8.36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72 2.43±2.20 1.75 0.175 43.99±9.39 13.29 <0.001

大学本科 1 091 2.73±2.04 41.66±8.52

研究生及以上 277 2.51±1.96 39.21±7.54

月收入 / 元

<2 000 131 3.08±2.39 3.14 0.044 42.44±8.89 6.32 0.002

2 000~ 340 2.58±1.96 42.44±8.82

5 000~ 969 2.65±2.00 40.75±8.22

工种

主管经理 52 2.71±2.06 1.14 0.333 39.98±8.33 1.26 0.286

生产制造 635 2.61±1.91 41.32±8.35

分析测试 575 2.78±2.19 41.65±8.72

客服及其他 178 2.51±1.90 40.51±7.97

是否喜欢本职工作

不喜欢 33 3.09±2.01 16.50 <0.001 47.61±8.34 26.18 <0.001

一般 526 3.05±2.17 42.80±8.45

喜欢 881 2.43±1.91 40.17±8.24

是否轮班

否 624 2.64±2.03 1.27 0.204   40.9±8.35 1.46 0.144

是 816 2.69±2.03 41.61±8.53

是否吸烟

否 1 146 2.68±2.05 0.42 0.675 41.17±8.40 -1.20 0.231

是 294 2.63±1.97 41.83±8.68

是否被动吸烟

否 1 174 2.62±1.99 -2.10 0.036 41.06±8.39 -2.33 0.020

是 266 2.91±2.17 42.39±8.68

是否饮酒

否 1 355 2.67±2.03 0.11 0.914 41.27±8.39 -0.61 0.542

是 85 2.65±2.10 41.85±9.48

是否运动

否 673 2.87±2.07 3.47 0.001 42.38±8.47 4.54 <0.001

是 767 2.50±1.98 40.36±8.34

合计 1 440 2.67±2.03 41.3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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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武汉市某电子厂工人 PSQI 及各维度得分与 SDS 得分的相关性（r）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total and dimensional PSQI scores and SDS scores of workers in an electronics factory in Wuhan in 2019 (r)

项目 x±s 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潜伏期 睡眠持续性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障碍 PSQI 总分
主观睡眠质量 0.70±0.72

睡眠潜伏期 0.53±0.73 0.368**

睡眠持续性 0.23±0.48 0.094** 0.056*

睡眠效率 0.00±0.08 0.060* 0.079** 0.157**

睡眠障碍 0.52±0.54 0.230** 0.151** 0.050 -0.020

催眠药物 0.01±0.14 0.110** 0.020 0.010 0.000 0.069**

日间功能障碍 0.67±0.83 0.378** 0.174** 0.040 0.040 0.178** 0.030

PSQI 总分 2.67±2.03 0.741** 0.617** 0.324** 0.141** 0.491** 0.150** 0.674**

SDS 得分 41.3±8.46 0.186** 0.161** 0.089** 0.000 0.098** 0.010 0.183** 0.249**

［注］ * ：P < 0.05，** ：P < 0.001。

工人发现，13.7%（102 人）的工人睡眠质量差。本研
究发现女性 PSQI 总分高于男性，该结果与 Jung［13］的
报道一致 ，女性不仅要承担工作压力，还要在家庭上
花费比男性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容易导致睡眠质量
差。本研究显示月收入低于 2 000 元的工人的 PSQI 总
分最高 ：一方面，较低月薪难以保障良好的家庭生活
水平，有较高的生活压力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低收入
工人下班后会继续兼职其他工作，超负荷工作加重了
身体负担，最终导致睡眠质量差。陶宁［8］等研究显示，
付出 - 回报失衡是影响睡眠障碍的主要因素。本研究
中不喜欢本职工作的工人，其 PSQI 总分最高，因为从
事不喜欢的工作可能导致个体情绪低下、工作积极性
降低、抗压能力降低，从而影响睡眠质量。本次调查
未发现睡眠质量与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种、
是否轮班工作之间有关联，但是 Taniyama［14］调查半
导体制造厂的工人，发现轮班工人（n=363）的 PSQI 总
分高于不轮班工人（n=193）（P=0.004）。轮班会导致工
人的生物节律，特别是昼夜节律紊乱，因此对于轮班
与睡眠质量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调查。另外，本研究发
现，有被动吸烟工人的 PSQI 总分高于无被动吸烟的工
人，没有参与运动的工人的 PSQI 总分高于参与运动的
工人，Zhou 等［15］的研究证实，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都
是中国男性企业工人睡眠质量差的危险因素 ； Dolezal

等［16］也发现，适当运动有助于睡眠质量的提高。因
此，建议工厂推行无烟工作环境，鼓励工人适当锻炼
身体，从而改善工人睡眠质量。

本次调查显示，武汉市某电子厂工人抑郁情绪检
出率为 15.60%，低于某热电厂工人的 30.30%［17］。本
研究显示女性 SDS 得分高于男性，有研究表明暴力、
性别歧视和社会分工等是造成抑郁症性别差异的因
素［18］。本研究结果显示 25 岁及以下工人 SDS 得分较

2.4   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
以 SDS 得 分 为 应 变 量，以 PSQI 总 分、性 别、年

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是否喜欢本职工
作、是否轮班、是否吸烟、是否被动吸烟和是否运动
为自变量，按照 α 入 =0.05，α 出 =0.10 的水准，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 SDS 得分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高的 PSQI 总分（b=0.891，P < 0.001）和女性（b=1.403，
P=0.003）与 较 高 的 SDS 得 分 有 关，喜 欢 本 职 工 作

（b=-2.425，P < 0.001）、高学历（b=-2.200，P < 0.001）、
运动（b=-1.284，P=0.003）与较低的 SDS 得分有关，回
归模型有统计学意义（F=36.408，P < 0.001），方程相关
系数 r=0.336，决定系数 R2=0.113。见表 3。

表 3   2019 年武汉市某电子厂工人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depressive mood of workers in an electronics factory 

in Wuhan in 2019

变量 b SE b’ t P
95% CI

下限 上限

常量 50.234 1.752 — 28.67 <0.001 46.797 53.671

PSQI 总分 0.891 0.105 0.214 8.46 <0.001 0.684 1.097

是否喜欢本职工作 -2.425 0.396 -0.154 -6.12 <0.001 -3.202 -1.647

文化程度 -2.200 0.448 -0.123 -4.91 <0.001 -3.079 -1.320

是否运动 -1.284 0.431 -0.076 -2.98 0.003 -2.129 -0.440

性别 1.403 0.561 0.063 2.50 0.003 0.302 2.504

［注］赋值 ：是否喜欢本职工作，不喜欢 =1，一般 =2，喜欢 =3 ；文化程
度，高中及以下 =1，大学本科 =2，研究生及以上 =3 ；是否运动，
否 =1，是 =2 ；性别，男 =1，女 =2。

3   讨论
本调查发现，武汉市某电子厂工人 PSQI 平均得分

为（2.67±2.03）分，有 4.90% 的工人存在睡眠障碍。宁
丽等［11］调查发现新疆油田工人睡眠障碍的发生率为
37.21%（899 人）；张晓晴等［12］调查成都飞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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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提示该年龄段的工人可能因为工作时间短、经验
缺乏、心理承受力弱等原因更容易出现抑郁［19］。本研
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的工人 SDS 得分较
高，推测可能与该人群知识储备相对缺乏，导致处理
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有所欠缺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
月收入低于 2 000 元的工人 SDS 得分更高，Hakulinen

等［20］的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是抑郁的危
险因素。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
而导致精神健康问题。此次调查并未发现工种与 SDS

得分存在关联。在现场调查中发现，该工厂为可能接
触噪声和粉尘等危害因素的生产制造工提供了口罩
和耳塞等防护工具，为可能接触有机试剂的分析测试
工提供了防毒面罩、护目镜和手套等防护工具，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工人接触环境有害因素。本研究结果
显示不喜欢本职工作的工人 SDS 得分更高，不喜欢本
职工作的工人可能因做事没动力，工作热情不高，产
生职业倦怠，压力应对较差，从而导致抑郁情绪。健
康的生活方式（体育锻炼、饮食调节、戒烟限酒和社
交互动等）有利于身心健康［21-22］，本研究结果显示有
被动吸烟和缺少运动的工人 SDS 得分更高，更易产生
抑郁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电子厂工人 PSQI 总分
与 SDS 得分有正相关性，与国内外研究睡眠与抑郁情
绪相关性的报道结果一致［4-6，23］，PSQI 总分越高，即
睡眠质量越差，抑郁情绪检出率越高。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进一步指出 ：睡眠质量差、不喜欢本职工作、低
学历、不运动和女性是引起抑郁情绪的主要因素，回
归方程对 SDS 解释率为 11.30%。有研究表明睡眠障碍
与抑郁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睡眠障碍是抑郁症的常
见症状，也是导致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而抑郁情绪
的发生也会进一步导致睡眠障碍的发生［3］。临床上，
睡眠障碍通常是抑郁症、广泛性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
障碍的并发症，有 85% 的抑郁症患者有失眠症状，而
失眠障碍患者中抑郁症的患病率比非失眠障碍患者
高 3~4 倍［24］。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未考虑职业压力和
工作环境等其他因素对睡眠质量与抑郁情绪的影响，
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研究。本次调查对象的睡眠障碍
和抑郁情绪检出率不高，但睡眠质量与抑郁情绪之间
仍显示出正相关性。本研究提示良好的睡眠质量、喜
欢本职工作、适当的运动、高学历和男性是抑郁情绪
的保护因素。公司应该重视工人的睡眠质量及心理健

康，规范轮班制度，保证工人规律作息，提高睡眠质
量 ；加强工厂文化建设，合理调整薪资结构，提高工
人的工作满意度 ；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与心理咨
询，普及健康知识，及时发现并疏导抑郁情绪工人，
促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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